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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莫争看到一条巷子，

正好可以容纳这辆车开进
去。三人便小心地走进巷子，
两边都是高高的围墙，还有
几棵大树在墙边，茂密的枝
叶下落着雨点。

巷子尽头是一栋楼房，
黑夜中看不清有多高。不过

明显是居民楼。他们立刻走
进楼道，仍然漆黑一团看不
清。在底楼长长的走廊里，孙
子楚敲了敲一扇房门。但里
面许久都没动静，其他几扇
门也是紧锁的。“没有人？”
屠男早已摘下了墨镜，失望

地说，“我们走吧。”
“再去楼上看看吧。”钱

莫争坚持走上了楼梯，孙子楚
和屠男也只能硬着头皮跟在
后面。二楼依旧没有灯光，屠
男敲了敲第一扇房门，没想到
一下子就把门推开了。钱莫争
轻轻喊了一声：“有人吗？”

房间里传来幽幽的回

声。他们彼此使了个眼色，便
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手电
里照出客厅的样子，当中有
茶几和沙发，还有个电视机
柜。随着三个男人的脚步，一
阵灰尘轻轻扬起。里面的房
门也敞开着，有两间卧室和

一间书房，一个厨房和饭厅，
还有个卫生间。卧室里有大
床和各种家具，紧闭的窗户
外装着铁栅栏，就和中国内

地的多层单元房一样。
卧室里有股淡淡的霉

味，孙子楚轻轻走到窗边。楼
下是幽静的小花园，几棵芭
蕉树在雨中摇曳着。他们又
走到隔壁的卧室，这里有个
小小的阳台，上面摆着许多
盆花，有的已经干枯死掉了，
有的却长得异常茂盛。

阳台下还有个小玻璃
缸，他蹲下来用手电照了照，
发现里面居然有只小乌龟。
灯光刺激了沉睡的动物，厚
厚的龟壳下似乎有些动静，
看来这小家伙还活着呢———
它是这屋子里唯一的主人。

孙子楚回到卧室对两个
同伴说：“瞧，这里有床也有
卫生间，除了不能洗热水澡，
没有电视和电灯以外，和宾
馆的房间没有区别。”
“没错，今晚我就在这儿

过夜了！”屠男掸了掸床单上的

灰，“欢迎光临五星级酒店！”
“再看看其他房间吧。”

钱莫争说着回到黑暗的走廊
里，又推了推二楼的其他几
扇房门。有两扇房门还是紧
锁着，但最后一间屋子却是
虚掩的。又是一套空房间，家

具和电器全都有。
接着他们跑到三楼，又

发现两个没上锁的房间，里
面的情况和二楼相同。四楼
还有一扇敞开着的大门，里
面是套四室两厅的大房子。
这栋楼最高是五楼，顶层有

三扇房门是虚掩的———总共
有八套房子可以自由进出，

正好能给全体旅行团过夜。
三个人兴奋地跑出这栋

楼，回到淫雨霏霏的街道上。
他们小跑着折回原来的路，一
直跑到大家聚集的云南餐馆。

其他人早已等得不耐烦，

总算看到“先遣部队”回来
了。听说找到了一家“五星级
酒店”，所有人都非常高兴，
急忙冒雨拖着行李赶过去。只
有两个人留在了小餐馆———
孙子楚和导游小方，他们必须
要等到第一组人回来。

此刻，数百米外的第三
个十字路口，叶萧的小组也
有了新发现！

一座加油站。它孤独地
矗立在这个路口，四面的马
路都十分宽敞，正好适合各
种车辆进出。虽然四处都是

雨水的气息，但还是闻到了
一些汽油味。叶萧经常自己
开局里的小车，他熟悉加油
站的内部结构。这里还存有
不少的汽油，足够加满他们
的旅游大巴油箱了。

探明了这个情况，叶萧

三人都很高兴。等明天一早
把车子加满油，大家就可以
顺利离开了！第一组人沿着
笔直的道路，迅速回到云南
餐馆，孙子楚和小方正等着
他们。随后，他们收拾好所有
行李，一起前往那新发现的

“五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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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12月 29日，沈

阳雪后初晴。张学良在东北
保安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
了震惊全国的“东北易帜”
仪式。这是个非常隆重的仪
式，南京派出监誓团，亲自出
席张学良举行的盛大仪式。
在换旗的前一天，偌大沈阳

城里，只有两户人家拒绝改
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他
们就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
位东北元老的家门前仍然悬
挂着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
显而易见这是对张学良换旗
之举表示强烈抗议。

“汉卿，你为什么要到这
里来？”张学良躲开大青楼，
独自来到后园。张学良想起
谷瑞玉在杨宇霆为其父做寿
时极力怂恿他到杨家赴宴，

又险些让他在那场鸿门宴上
遭到日本浪人的袭击，心里
就感到后怕。他还想起杨宇
霆授意谷瑞玉从杨宅里偷偷
带回经三路公馆里的那些北
京蜜饯，让猫偷吃后当即死
亡，这些可疑的事情更让他

心生狐疑。他知道如果谷瑞
玉与自己心心相印，即便杨
宇霆有此阴谋，也断然难以
实现。如今他想认真思考如
何处理他和谷瑞玉这种貌合
神离的关系了。就在此时，忽
然听到树丛背后有人唤他。
回头一看，竟是于凤至。张学

良苦笑着说：“我就喜欢这里
的清静。”

“恐怕不仅仅是清静，你
是又在为她烦心吧？”于凤至
一直注意他的反常神情。她
知道受谷瑞玉怂恿去杨家祝
寿，对他精神的打击极大。
“大姐，现在有些话我不

得不对你说了。”张学良伫立
在嶙峋假山石前，心海一片茫
然。他想起谷瑞玉在任命常荫
槐为黑龙江省长之后，和杨宇
霆三姨太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心中就燃起了无法克制的恨
火。他知道谷瑞玉对他的多次
劝告视若耳旁风，绝非她对

东北政界斗争一无所知，也
不是看不透杨宇霆暗中窥权
谋私的野心。谷瑞玉是由于
在他重申“约法三章”，才产
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学
良越是戒备杨宇霆，谷瑞玉
越希望和杨家三姨太接触。

这就是他想起谷瑞玉就心生
烦恼的原因。他见于凤至以
探询的目光望着他，索性直
言苦衷说：“凤至，我想把她
接进帅府来！……”
“哦？”于凤至纵然对谷

瑞玉进帅府素持反感，可她

对张学良迟早有一天要提出
此事，已有思想准备。
“如果再让谷瑞玉住在

经三路，就很可能被他人利
用。”张学良愁肠百结，躇踌
难决。

于凤至心情迷惘。她知

道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国事和家事，想到这里

她终于同意马上出面请回谷
瑞玉。

经三路公馆里灯火灿
然。两天前的下午，谷瑞玉刚
从小河沿回到经三路公馆，
使女忽然神色惊慌地从楼下
跑上来，报告一个让她吃惊

的消息：小楼外停下一辆轿
车，来的竟是从没有到过这
座小院的于凤至。

于凤至是根据张学良对
她的叮嘱，才决心来经三路
公馆看谷瑞玉的。“从前，你
不是一直想回帅府去吗？可

是那时因大帅在世，你搬回
去是不可能的事。现在他老
人家毕竟不在了。我知道这
些年来，你在外边受了许多
苦楚。应该把你接回去了。”
于凤至见她坐在那里一言不
发，不知谷瑞玉为什么期盼

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却
迟疑着不肯应允。“谢谢你，
夫人！”谷瑞玉在喜讯到来时
候，竟怔住了。从前那么强烈
的愿望，不知为什么竟对她
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她对好
心的于凤至苦笑摇头，说：

“我想，我还是不回去的好！”
谢绝于凤至的邀请后不

久，谷瑞玉就一个人返回了
故乡天津，因为她心里苦得
很，情知与其继续和张学良
保持这种关系，反不如她一
个人生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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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猛然响起，使

正在打坐的洪晃吓了一跳，
愣了下神，走到沙发边拿起
话筒———哦，是老贺这家伙。

“喂，你没听到什么
吗？”老贺以他一贯大惊小怪
的腔调急急地说，“发生了奇
事啦，一个叫王嘉予的人在
万庄公园的山坡上捡到一颗

人牙，你知道多大吗？不得
了，拳头这么大！真是难以置
信！王嘉予你应该认识吧？”

洪晃一时没有反应过
来，迟疑地说：“王嘉予么，我
见过吧，不太熟悉。你说清
楚，什么拳头大的人牙？”老
贺显得很激动，加大嗓门说：
“王嘉予捡到一颗牙齿，从形

状上看是人牙，具体说是一
颗智齿，听清楚了吗？问题是
怎么可能有这样大人牙呢？
你想一想，按比例计算，掉牙
的人不是巨人吗？是前营街
那边的朋友告诉我的，我立
即要求他转告王嘉予，千万

别扩散，不要让媒体知道，否
则会弄得沸沸扬扬。现在那
颗牙齿在王嘉予手里，我们
是不是应该马上看看？”

洪晃朝窗外望了望，

说：“应该去看看，这事我们
是能理解的，但若扩散出
去，一定会被当成奇闻引起
轰动，说不定还会引起混
乱，大家会想当然地去找第

二颗第三颗。”
两人按纸条上记的地址

转了几条街，终于看见了那
个不起眼的巷口，躲在脏乱
吵闹的杂货铺中间，若不多
加注意，根本发现不了。他们
使劲推了推王嘉予院门，推
了半天只推开了一条缝，两

人勉强挤进去，眼前的状况
令他们目瞪口呆：院子里堆
满了泥土，散发出尖刺般的
土腥味。王嘉予站在屋门下
看着他们，满身泥巴。

院子的通道被半人高的
泥土堵住，气得老贺大喊大
叫起来：“喂！你他妈的怎么

回事？哪来这么多泥土？”他
和洪晃互相搀扶着，脚都陷
在泥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王嘉予摊开双手站在门

口，语无伦次地说：“昨晚我
打电话，一会儿，我就把那
颗牙齿从箱子里取出来，小
心谨慎……我用几层布包
好的，想打开再看一下，再
检查一遍，怕出差错……我
轻手轻脚把包放在桌子上，

然后，一层一层掀开，牙齿
是好好的。我看到上面的褶
缝里沾了一点泥土，就想拿
牙刷来刷干净些。开始的时
候，我做得很满意，把上面
的泥土差不多弄干净了。后
来，好奇心作怪，我想称一

称牙齿的分量，因为我从来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人牙，即
使在书上也没有读到过。我

找出一把秤，把牙齿放进塑
料袋，没想到……唉，原来

塑料袋是破的，一拎空，牙
齿就从破洞里漏出来。牙齿
是摔不坏的，但你们可能都
不会相信，牙齿落到地上
后，一眨眼，竟然钻进地里
去了……”

老贺与洪晃对视一下，

大声嚷道：“你他妈的当我们
三岁小孩吗？肯定是你舍不
得了，私自藏起来，编这个神
话故事来哄我们！”

王嘉予可怜巴巴地摇摇
头，接着说：“我说你们不会
相信吧，我没编……事实如

此，牙齿一落地就钻进去了。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
紧挖，说不定还来得及……
我房间铺的是地砖。我以最
快的速度把家具挪到外面，
拿来铁钎先撬开几块地砖，
然后用铲子挖土，挖了一个

大坑也没见那颗害人的牙
齿。于是我决定扩大范围，把
房间的地砖全都撬了，全面
地挖，希望赶紧挖出来。土越
挖越多，我把它们堆到院子
里。夜里雨大，否则隔壁邻居
都会听见挖土和堆土的声

音。一直到天亮，我累得浑身
散架了……”

王嘉予突然打住，转身
进屋，眨眼间又出来，手捧两
条被子，仿佛不好意思地说：
“请你们把被子垫在脚下，就
能够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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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之死，引起了宫

内四天的不间断屠杀，换来
的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
同归于尽。

前将军、斄乡侯、并州牧
董卓趁机杀进京城，对东汉
皇朝实施斩首行动。把继位
时间不长的少帝给废掉了。

董卓的理由极勉强：小皇帝
长得不帅，且有生活作风问
题，何太后教导无方，理应给
予就地免职处分。

小皇帝刘辩下台了，更小

的皇帝刘协上台了，史称汉献
帝。这个帝号也谥得够损的，
摆明了讽刺人家把帝位献出
去么，至于献给谁，那时候连
八卦高手也是算不出的，献给
的人竟是目前绝不起眼的典
军校尉曹操的儿子。

废帝后，董卓也把自己
升了一级，封自己为相国，�
侯。并且赞拜不名，剑履上
殿。当官不忘孝顺，又封自己
的老娘为池阳君，以嘉奖老
娘的教子有方。

有一招董相国大概是向

小布什总统学的，就是“民主
阵营”的萝卜加大棒政策。

大棒：派自己的西凉铁
骑，搜捕恐怖分子，遇到百姓
们成集设会，那就算民主联
军走了大运，马上包围，彻底
剿灭，人头一律割下，挂在洛

阳城头震慑那几个无赖国

家。
萝卜：一、委托尚书周毖

和城门校尉伍琼负责组织新
一届民主政府———这两个人
可是士大夫的代表，看，咱说
话算数，还政于你们自己的
民选政府了吧？

二、亲自带领司徒黄琬、
司空杨彪 “俱带�诣阙上

书”，要求给窦武、陈蕃和党
人们平反。这里所说的�，是
刑具，轻易可动不得，只有在
极刑中才会使用。把它带上，
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
卓连命都可以不要，也要还
党人一个清白。这事由董卓

亲自来做，颇有些像现在互
联网上的恶搞。谁不知道董
卓把持朝政，废立的事情都
做得出来，给党人平反也只
是动动口的事情。之所以要
把动静闹得这么大，无非就
是要把文章做足，让地球人

都知道。
三、征辟名士：此次受到征

辟的名士应为数不少，像郑玄、
荀爽、申屠�、蔡邕、陈纪、韩
融、郑泰、何�等人都名列其
中，阶级异己分子袁绍的挚友
何�也被董卓委以重任，出任
相府长史，虽然长史的秩级不
高，但却是董卓府上的总管。

四、升曹操为骁骑校尉。
这可是一个掌握京师军权的
实缺，充分表明了董卓对曹
操的无比信任。

这几手就令洛阳所有的

官员都服软了吗？NO，有一
个人就是硬脖子，他要给董

卓拍板砖，效仿起了本·拉
丹，给“民主卫士”董相国来
了个洛阳版“9·11”。

这个人就是越骑校尉伍
孚，他内着小铠，在朝服内暗
藏佩刀，去见董卓。在伍孚告
辞之时，董卓送至门口，伍孚

突然拔出佩刀直刺董卓。董卓
出身行伍，身手也颇为敏捷，
遭遇突变，也能避开这致命的
一击，伍孚则被董卓手下拿
下。董卓对此大为不解，问伍
孚：“你想造反不成？”伍孚怒
答：“你我并非君臣，何言造

反？你乱国篡主，罪大恶极，今
日诛杀你这恶贼，恨不得将你
车裂于市朝以谢天下。”

还有一个人也不买老董
同志的账，这个人就是被董
卓重用为骁骑校尉的曹操，
这曹操居然对董相国的刻意

栽培毫不领情，对紧跟董卓
的辉煌前途不抱希望，他也
步了袁绍的后尘，挂冠而去，
临行前还恶毒地散布对政府
的不满言论，狂妄叫嚣要回
到老家发动群众武装闹革
命，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是可忍孰不可忍！
针对曹操的追捕行动立

即展开，通缉令紧急发往全
国，哪怕你躲在边境山区，也
要坚决搜出来，让你受到正
义的审判！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这曹操又能逃往何处？


